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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简介

曹锦清简介: 1949年生，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系，86年在华东师范大学获硕士学位。
曾任教于上海市城建学院，现为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院教授。
著作有《现代西方人生哲学》、《平等论》、《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》（合著）、《中国单
位现象研究》、《黄河边的中国》、《中国七问》等其中《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》一书是他
与同事花了4年时间，在浙北的一个乡村进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著成，该书曾获上海市哲学、社会科
学优秀成果二等奖。
《黄河边的中国》一书在当年引起学术界的热烈反响，成为观察研究中国农村社会的翔实的资料，荣
获第五届“上海文学艺术奖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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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5月27日农民与乡村民主问题上午，与老刘辞行。
数日相处，别时依依。
此次蹲点调查，前后共六天。
回开封后，依然住在河大招待所。
给盂、徐二兄挂电话，约晚上见面。
我独自在旅舍整理调查资料。
其中有若干问题需待进一步研究。
一、关于村民与村落。
北方平原上的村落人口规模，通常比南方大，甚至大得多。
从村落中心到村落边缘的耕作距离，与村落规模大小成正比。
故村落规模过大，会给耕种带来诸多不便。
北方村落通常有数百户人家，上千户的也不少见，不知这是否与村落自身防务需要有关，因为在历史
上，北方战乱明显多于南方。
中国古代乡村社会中，村民与村落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?换句话说，中国解放前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
内，村落具有什么样的性质？
在我看来，这个问题关涉到我们对中国传统社会文化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理解。
关于村落性质，有三种学说：一种是马克思的“马铃暮”说，该学说认为，集居在同一村落内的各农
户在生产与生活条件上十分相似，他们各自主要与土地相交换，很少发生横向的经济联系，独立自足
。
如此说来，村落只是各独立农户的集合村。
一种是阶级分化说，这一学说其实是我们进行土地革命的理论依据。
该学说把村落内各农户分成若干阶级，各阶级彼此间开展阶级斗争。
一种是共同体说，解放前的梁漱溟先生力主此说。
该学说认为整个村落是一个宗族或准宗族的共同体。
这三种学说或许都有一定的道理，因为在散处不同地域的无数村落中，它们都能找到各自的理论原型
。
或许“马铃薯型”与“共同体型”只是中国村落的两种极端类型，而最大量的村落结构介于两种类型
之间。
村落的“共同体型”与“马铃薯型”其实是由村落土地所有权性质所决定的。
如果村落全部耕地属于全部村民，或属于村落之上的“领主”或“国家”，那么，村落便是一个共同
体，无论土地由村落集体耕作还是按一定规则(如计口授田)分散给各农户耕作，情况都是这样。
如果村落的全部土地属于各农户所有，各家庭成为相对独立自足的经济与生活实体，那么村落便是个
“马铃薯”的集合体而已。
从秦汉及宋明清的历史典籍来看，中国的村落基本上是“马铃薯”型的。
故而国家的税赋单位是“户”而不是“村落”。
乡村基层的行政管理是以“户”为中心的“保甲”制，而非村落。
中国乡村不存在古代印度式或俄罗斯式的“村社”这种共同体。
中国乡村各村落内，农户之间一直存在着竞争与合作。
竞争不仅在各宗族之间，也存在于同宗的各家之间，甚至存在于分家析产的兄弟之间。
竞争的主要对象是土地。
村落内部“阶层”划分的标准，其实是家庭劳动力与家庭耕地的比例：需租入耕地以适应家庭劳力之
需的，是为佃农；家庭劳力与耕地比例适中，是为中农，或自耕农；家庭劳力在农忙时不足，需雇用
短工的，是为富农；靠出租土地即能生活，无需参加耕作的，是为地主。
倘如没有“商业资本”与“官僚资本”侵入村落，那么，农户之间的竞争将导致村落内部成为一个阶
层性流动的社会。

Page 4

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<<黄河边的中国>>

俗话说“三十年风水轮流转”，指的正是这一现象。
在这种村落内部，无法形成“共同体意识”，也不可能自发地形成管理村落共同事务的村落组织。
这不仅在于各家庭之间存在竞争，更在于家庭这种组织能较好地完成农业生产的各方面要求。
因而需要各农户协作解决的村落共同事务既少，且不经常，没有必要建立一个经常性的村落组织来解
决这些公共事务。
当乡村社会治安成为一个经常性的威胁时，经常性的共同防务之需，往往促成村落成为一个“联防共
同体”。
在村落内，各农户力求自给自足，对那些无法自给自足的家庭需要，通常是依靠血缘关系网络内的“
礼尚往来”方式来解决的。
“礼尚往来”其实是一种劳务与物资交换方式。
“礼”或“人情”在村落内既是一种礼节与情感，又是一种可计量的物品与劳务，只是这种交换方式
，与市场交换方式相比，有其不同的特征罢了。
我在《当代浙北乡村社会文化变迁》一书中，曾列一节论述，在此不再重复了。
这种交换方式一经成为村民的习惯行为，反过来也促使“公共事务”意识不可能从村落内部产生出来
。
在我看来，在研究当前农村的“村民委员会自治制度”与乡村民主与法制建设时，必须深入地研究这
一重大问题。
如何对毛泽东的农业集体化运动作出正确的估价？
有些学者从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方面，对集体化给予积极的评价，有些学者从这种组织形式束
缚了农民人身自由与生产积极性而给予消极的评价。
其实，整个农村集体化运动，无非是给“马铃薯”们套上一个坚实的麻袋，使之成为一个“共同体”
。
被孙中山指责为“一盘散沙”的农村，于是成为“铁板一块”的农村。
对此的功过，我们不去评说。
我所关心的问题是：主要依靠政治力量而造成的村落共同体(生产小队，相当于一个村落)内，是否可
能通过共同利益的形成与诸如村民会议、选举等近代民主形式的输入而培育出村民的共同事务的意识
，以及是否具备通过一个民主组织来解决事务的合作能力?换句话说，经过数十年“麻袋装束”的当代
村民，是否成为“新型的马铃薯”，从而愿意并有能力掌管他们自己的公共事务——至少在村一级范
围是这样呢?我带着这一问题去蹲点调查，又带着这一问题回来，这就是说，我现在还无法回答这一问
题。
这次调查，只给了我两点印象：1．老刘说他们十分愿意并有能力选举代表他们意愿的村委会。
2．村委会实质上是乡政府的一个派出机构，主要执行“征粮派款、刮宫流产”的职能。
二、再谈农民与乡村民主问题。
单家独户的小农，他们对自身利益的透视很少超出村落边界。
在家庭庭院的围墙之内，是他们利益关注的中心。
一般说来，他们在政治上、在公共事务方面不能代表自己的利益，而只能由“别人”来代表他们。
这个别人，按马克思的理解，一定是高高在上的皇权。
小农将自己最大的政治理想寄托于这个凌驾其上的皇权，希望从上面撒下“雨露与阳光”。
因此，要深入考察中国乡村地方政治的变革过程，重点在于考察农民自我代表意识与能力的发育过程
。
如果在这一方面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，那么中国地方政治的变化，与其说是政治本身，不如说只是
政体变化；与其说是地方政体变化，还不如说是政治术语的演变。
如果单纯从农村经济方面来看，可以说我们近五十年来取得了重要进展，单位产量在五十年内提高了
三至五倍，甚至更多。
大规模的农业水利基本建设，种子的改良，化肥、农药及其他技术的推广，是单产得以大幅度提高的
关键因素。
由于单产的提高，使得我们只占世界耕地的7％的国家，能够养活占世界22％的人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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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业总产量的提高，可以依靠三种方法：一是扩大耕地面积，二是通过规模经营提高效益，三是提高
单位产量。
但由于中国数百年来人口对耕地已产生持续压力，可耕土地悉行利用，同时也不可能走规模农业的道
路。
历史规定我们只能定提高单产的道路，今后也只能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，很难有别的选择。
因为这样的奇迹不会在数年之内出现：90％以上的农业人口通过乡镇企业而转入第二、三产业。
这种奇迹只能发生在极少数的乡村。
如果我们单纯地从农业生产组织来看问题，集体组织对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确实是有效的。
因而对提高单产也有重要的效应。
但若从经济效益、从单产的进一步提高来说，家庭这一古老而原始的农业生产组织则更为有效，这便
是我们解散集体、恢复家庭生产职能的一个最基本的理由。
然而，分田单干所产生的社会效果便是村落共同体的解体，重新恢复到“马铃薯”状态。
我们现在从乡村地方政治方面来考虑问题。
我们在“形式制度”内引入了不少“现代”形式：我们有“村民自治委员会”(简称村委会，或村委)
，在理论上赋予全体村民广泛的自我管理权力。
有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，赋予村民以广泛参政、议政、管理乡村公共事务的权力。
然而，在其他已经实现现代化国家的强大压力下选择了“现代化之路”的一切不发达国家内，引入一
项“现代制度”只是一个开端，而要培育起使该“现代制度”有效运作的“社会心理文化”，是一项
远为艰难的任务。
在我看来，已进入我们乡村地方政治的诸“外来术语”，只不过是飘浮在广大深厚的传统文化与行为
方式之上的点滴浮油而已。
急于把中国拖入现代化的知识分子忙于“观念更新”与“制度建设”，往往把“形式制度”与“现代
术语”视为生活本身，结果既误别人，也复自误。
在广大乡村。
一方面是不能自我代表，另一方面是不让自我代表。
这个“不能”与“不让”，依然是乡村社会政治意识与政治过程的基本内容。
如果有人能用事实证明我这一判断是过于保守的，那我愿向他致以真诚的谢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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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推荐

《黄河边的中国》是一本对中国痛之切、爱之深的书，是一个上海学者在黄河边上的社会调查报告。
全书分成上下二篇，详细记录了作者1996年5月——11月期间的日记式调查报告。
该书内容全面，通过作者的切实体验对当今中国乡村社会的现状提出了思考，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及探
索性，颇值得一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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